
李  琳·真  相 ◎ 

9 

第十二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真  相 
 

李  琳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工程专业2011级） 

 

一 
 

不知道因着什么，我总觉得镇子上的夏天特别炎热，即使坐在车里，我

还是能闻到柏油马路被烤焦的味道，这种感觉是会传染的，所以我觉得这座

小镇，连带着我一起，都被烧糊了。这种并不明智的自知让我的心情变得异

常烦躁，我点燃了一支烟，试图吐出几个完整的烟圈，然后我拍拍前面开车

的大叔，像是不经意地说着：“师傅，您也别绕了，我就在这儿下，走几步就

该到了。”大叔马上露出了一个尴尬的表情，打了转向停在路边。 

路是刚修的，上面还残留着一层细碎的沙子，远处有几个孩子在恶作剧

似地踢起路上的尘土。很快，他们就在一片混沌中迷了眼睛，我只能看见有

一个少年迅速被推倒在地，然后一群落井下石的孩子和他扭打在一起。为首

少年穿着的塑料凉鞋在阳光的照射下明晃晃的刺眼，我只好转过头向路对面

看，我也不知道那个冒着黑烟的屋子是不是新建的工厂，不过我倒是看到了

我要工作的学校，就在烟囱旁边。 

我又摸了摸包里的三万块钱，还在。我在原地蹲了好一会儿，等我意识

过来手里的烟灰都快又一个小手指长了，我暗骂不好，猛嘬了一口，顾不上

擦掉被呛出来的眼泪就把烟头撇在地上，用力地捻了两下，然后我站起来弹

弹身上的烟灰，我想我应该去找王光明，丫一定等急了。 

王光明原来不叫光明，据说他老爸翻了好几天字典想出一个“囧”字，

代表光明。为了这么个牛 X 的名字他向我炫耀了整个小学和初中。不过后来

谁都认识这个字了，意思也变成了现在这样。他跟他爸商量了一下，办身份

证的时候改成王光明，因而他又再一次在我和陆然面前失去了炫耀的资本。 

还没等我敲门，王光明就贼眉鼠眼的探出头来朝我嘿嘿一笑，张开双臂

就要扑过来，我毫不迟疑的打了一下他的肩膀，笑着说：“囧哥，几天不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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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弯了？” 

他赶忙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姿态，“没，没，这不是想你了么，快，先出来，

饭菜早都准备好了，等着给你接风呢。” 

“滚蛋，”我一边换鞋一边问他，“陆然什么时候到？” 

“一会儿吧，”王光明看了一眼表，“他说是快到了，没事儿你要是饿了

就先吃。” 

我没理他，我一直在专心致志地发动一台缺了一块扇叶的电风扇。我一

眼就看出来它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和王光明弄坏了的那台，我轻车熟路地拆

下外壳，扶正几个歪在两侧的按钮，然后重新接上电源。电扇好似不情愿一

般，极为缓慢地转动起来。为了显示我惊人的修理能力，我用力地拍了几下，

不过它显然不太听话，“嘭”的一声，就又停下来，本来缺角的那片扇叶，终

于完整的掉下来了。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智商被一台破风扇贬得一无是处，不过王光明相比我

来说更加不爽，他心疼地看着那堆废零件，“肖程你丫不知道轻点吗！”“你再

买一台吧，那都破成什么样了，我不弄坏你也用不了。”“我乐意。”他瞪了我

一眼，转过去嘟囔了几句。 

“诶，你开超市要多少钱？”我依旧贼心不死。 

王光明笑了，来掩饰他的尴尬，“你倒是直接，十五万。”幸好门铃已经

响了，他连头也没回就走到门口。 

陆然今天穿了一套深黑色的西装，把王光明活脱脱衬成了保安。他把大

包小包的东西都交给王光明，然后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啊，”我

转而揶揄他，“陆哥又去哪发财啦？”“这不等你接济呢吗，肖老师。”他哈哈

笑了两声，我突然意识到这话有点不妥，迅速和陆然交换了一个眼神。 

王光明一出来刚好看到我们俩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坐着，他开了三瓶啤酒，

给我和陆然一人一瓶，“别愣着啊，快吃，我都饿了。” 

我们仨又顺理成章地坐在了一起。 

我完全可以理解王光明“酒壮怂人胆”的心理，不过陆然也跟着他一起

胡闹，酒还未过三巡，桌子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清醒着，我对于他们这种叙

旧方式苦笑不得，刚想说话，就听见王光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老陆，我打

算开个超市。” 

“你不在啤酒厂干了？”陆然喝得有些晕，只是一直笑。 

“不干了，挣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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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啊，”陆然又开了一瓶啤酒，“准备什么时候开？” 

“最近在看店面，可是你也知道，我这条件根本买不起。” 

“那好说啊，”陆然推推我，“我和肖程给你凑点。” 

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好，连忙咳嗽了两声，“我这有三万，你先拿去吧。” 

王光明看了我一眼，像是根本没注意我的眼色，朝老陆说：“肖程出三万，

还差十万。” 

陆然愣了一下，揉了揉眼睛，很快就恢复了醉意。“光明，我这就三万，

你先——” 

“三万就够开一馄饨摊的，”王光明粗鲁地打断陆然想刻意维持的和谐，

“我不是要饭的，这钱就当我管你借的还不行吗！” 

“不是，”陆然喝得激动了，只好半倚着桌子站起来，“我现在真没那么

多钱，要不然，你再管别人借点？” 

我想伸手扶王光明，可惜已经晚了。他突然发出一声冷笑，面前的盘子

全部被他推了出去，他还要强撑着站起来。刚才喝得那点酒终于派上了用场。

王光明猛得拽过陆然的衣领，把我面前的鸡蛋汤也撞洒了，他瞪着陆然，吼

得歇斯底里：“那你当年他妈的怎么不知道照别人抄点呢！” 

我现在终于觉得气氛正常了一点。 

 

二 
 

当年我们三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囧哥是我们班冉冉升起的新星，但他老

是跟着我们逃课打游戏，为此我和陆然天天接受班主任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

我觉得我们就好像包装好的待售的商品，王光明天生就是摆在货架上层的，

而我和陆然显然是那种过期促销的。我有的时候连睡觉都能梦见那个嘴肿得

像肥肠一样的女老师，她除了会讽刺我们俩以外别无他长，不过我和陆然不

一样，他有一个土豪老爹，虽然是后爹。陆然那时候发了疯一样的想考出县

城，但也只是想想。事实上他还是每天和我一起在班级后面睡觉，打游戏看

美女，成绩基本稳定在倒数前十。 

后来升了高三，我也开始学习，只有陆然还整日坐在教室后面用笔尖戳

语文老师的画像。我知他不用像我一样为工作发愁，所以我并不甘心地当一

个奋力从四十元区爬到八十元区上进的螃蟹，一边爬一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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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时候他和王光明阴差阳错的分到了同一个考场，关于作弊的具体

细节我无从得知，只听陆然说王光明在给他传答案的时候被监考老师抓了个

正着，直接清出考场。也因着那科零分的成绩与一本失之交臂。陆然他爸找

了关系给他弄到了一个三本，我也如愿以偿考出了县城。 

我陪陆然说情的时候王光明他妈正在嗑瓜子，旁边桌子上的白开水正冒

着热气。陆然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看王光明家门口的那只大鹅，它时不时的

朝我动动脖子，又用红色的脚掌向这边踏了两步。狗眼看人低的家伙，我突

然有一种想打它的冲动，不过我忍住了。这样我又听见他妈尖锐的声音，“去

去去，上什么学！你看我这家里为了供他念书还剩下什么了，还要复读，你

出学费也不行！”他妈嘭一声把茶缸摔出几米远，水溅了我俩一身。陆然还想

说话，王光明就从里屋探出头来。他看了我们俩一眼，把陆然搁到桌子上的

礼盒又塞回我手上，“你们俩都走，他妈的。”他往地上啐了一口，“滚！” 

再后来，王光明找了一份工作，再也没提要念书的事。我知道这件事成

了他们俩之间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我在某种意义上即为王光明抱不平，又

同情陆然悲惨的境遇。所以高考后的五六年里，我就像媒婆一样辗转两地，

维持他们俩不咸不淡的关系。 

王光明开业那天下午我才赶过去，陆然也在，不过脸色不太好。我饿得

不行，顺手从货架上拿了一个面包。“老肖，别吃。”王光明把我手里的面包

抢过来又放回去。 

我瞪了他一眼，“小气，吃你点东西会死啊。” 

“不是，”王光明勾过我的肩膀，用小得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音量说：

“那面包是过期的。” 

“啊？”我推了他一把，“你这是干嘛啊？” 

“现在镇子上都这么干，不这样赚不到钱，而且就过期了一天，不会出

事的。” 

“陆然知道吗？” 

“你先替我保密，”他朝我使了个眼色，“刚才他发现我要往汽水里兑水，

发了一顿火。” 

“刚开业你就这样，陆然说你也是活该。” 

“你不懂”，王光明又拿抹布擦了一遍玻璃柜，“如果我用过期太久的，

别人吃出来肯定投诉我，但是我用的是过期一天的啊。消费者都是傻子。” 

“我看你就是个傻子。”我用力捶了他一下，朝陆然努了努嘴，“谁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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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光明，你别把陆然的钱砸进去。”王光明还要再说什么，

但恰巧有一个人走过来结账，我一侧身从柜台里走出来，准备出门去找陆然。

相处了这么久，我其实可以轻易地从王光明眼中读出信息，他在告诉我，“别

管闲事。” 

其实我是乐意做瞎子的，谁不乐意。 

我再回到光明超市的时候，王光明劈头盖脸地问我：“这一个月你死哪去

了？” 

“没哪，”我决定装傻下去，“学校里有教学质量检查，最近一直忙着备

课。” 

我发现自打我毕业以后，我就时常要编各种各样的谎话，跟学校领导，

跟单位同事，和王光明他俩，甚至是和我爸妈。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向家

里要钱买四驱车要编一个晚上，结果通常是还没说完就被发现了。王光明不

满意我一直发呆，过来搂着我进去吃西瓜，“正好今天陆然也来，一会儿咱们

出去撮一顿。” 

我朝他点点头，“看样子生意不错。” 

他倒是没谦虚，一边点着货一边跟我说：“那是自然，这条街就咱家卖得

最好。” 

我并不怀疑他说了谎。从我一进门就瞟见他脚上的那双新皮鞋了。我在

商场里看到过，如果没有赚钱他不会买。我有些怀念上学那阵流行的几十块

钱的运动鞋，那个时候我们半夜上晚自习的时候经常会偷溜出去打球，厚胶

的底和地面碰撞之后震的脚生疼。我换了一个姿势坐着，三两口就吃完了手

里的西瓜。我把籽吐在洗脸盆的内壁上，发出“铛铛”几声，感觉心情稍微

好了一点。就在我犹豫着是否要开口和王光明说点什么的时候，陆然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女的。 

我其实很讨厌这种穿紧身裤的女孩子，况且她脸上还涂着厚厚的一层粉

底，更突显了脖子上那条黑白分界线。她的手机贴满了市场里廉价的亮片，

拿在手里走路的时候一闪一闪让人眼晕。更为严重的是她发育过分的胸部，

像是能坠着她向前摔倒一样。她就像一只母鸡一样走到我面前，笑着向我伸

出一只手，“我叫小美，是光明的女朋友。”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还是陆然走到我身边，“你是看到美

女都不会说话了吧？”我只好干笑了两声。现下我和陆然站在一起，王光明

被小美挽着，我突然发觉大学在我们面前划出一道深深的沟壑，彻底将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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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我们分离，我发觉他和小美十分般配，虽然我也不清楚这是否是一个令

人悲伤的消息。 

不过我知道，我们在青春的这条路上，彻底地走散了。 

 

三 
 

自打小美出现了以后，王光明和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少。经

常是我和陆然两个人在陆然家里喝啤酒看球赛，那时候热火还没有詹姆斯，

我也还没有赌球的习惯。日子仿佛像沙子一样一不留神就漏没了，学期的工

作进入了尾声，光明超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王光明一见到我就要说一句：“哥

儿们要发达了”，然后呵呵的傻笑两声。我偶尔会问陆然下一步的打算，他总

是顺便说几句搪塞过去，我也不追问他，因为我对陆然的生活有种盲目的自

信，我也说不上为什么。 

某一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窗外的叶子已经被风染成金黄色了，它们在

风的带动下沙沙作响，偶尔有风掀起批改好的试卷，我觉得天气又冷了一些，

刚想去打热水，电话铃声就响了，“喂 ——”我接起来就听见电话那头小美

急促的声音：“肖程，你快来吧，光明进医院了。” 

我在路上作了无数个猜想，设想过最坏的结局，可是当我看到王光明靠

在枕头上跟没事人一样，我其实很想冲过去揍他一顿。他的头上缠了几层厚

厚的纱布，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大大的粽子。 

“老肖，你看我头是不是变大了。”他朝我打趣。 

“是啊，跟埃及木乃伊差不了多少。” 

小美也憋不住笑了，我又转头去问他，“怎么弄的？”她正准备回答，陆

然的声音就从身后飘过来：“超市里来了一群流氓，砸了点东西也伤了人，后

来就都跑了。” 

“看清长什么样了吗？” 

“光明原来说看清了，现在又回忆不起来了。” 

“哦，”我心不在焉的答了一句，目光都落在他手中的住院收据上，心情

像拧皱的毛巾一样湿漉漉的。 

在王光明住院的这段时间里，他跟陆然的关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却

没有办法替他们俩高兴。从我们仨混在一起开始，王光明就秉承着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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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陆然给他花钱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往陆然那边靠，而我。就自然而然

地成为陆然和他闹别扭时候倾诉的出气筒。本来我以为，高考那件事发生以

后，王光明就彻底的回归到我的阵营里，可是当我看到他心虚地问陆然一共

多少钱的时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狗改不了吃屎。” 

但实际上我想说：钱还真他妈是万能的。 

对于钱的事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我主动地承担起超市一半的工作，和

陆然轮流看管超市，小美留在医院里照顾王光明。镇子上的生意几乎全都被

光明超市抢走了。虽然没有喝出白酒里兑的水，我还是诧异于每天络绎不绝

的顾客。 

我因为白天要去学校，所以值夜。来超市里买东西的多是些中年男子，

大腹便便，脸上的皱纹几乎要把脸分成不同的区段。他们晃悠着提着打酒的

塑料瓶，拿几袋花生米和蚕豆，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从我面前走过。 

“老板怎么了？”其中一个人问我。 

“受了点皮外伤，这几天不来了。” 

“我就说嘛，你是不是往里兑酒精了？”他双手按着玻璃柜，眼球被酒

气熏成了血红色。 

“原来的酒厂断货了，我从别家进的。” 

“哦，是吗？”他满意的打了一个酒嗝，“告诉你们老板还是原来的酒好

喝。” 

“好的，我知道了。”我看了他一眼，再没说话。 

值夜的次数多了以后，我干脆把在学校没完成的任务也带过来。一方面

减轻陆然的负担，另一方面因为钱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矮了一头。不过很快

老天就给了我一次机会。某天下午我折回来取昨晚改过的学生作业，还没进

门就看见陆然和一个女生热烈的吻在一起，隔着玻璃我看不太清，陆然背过

去扯她的上衣，然后那女人娇嗔地抬起头打了他一下。 

是小美。 

整个一下午，我都神经紧绷，开会的时候校长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

去。我觉得我就好像是得逞的窃贼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我敢肯定陆然和小

美是在光明住院的时候搞在一起的，我不知道谁先勾引的谁，不过这不重要

了。我很想装作为难的样子进行一番心理斗争，可是我发现我并没有丝毫犹

豫。不管是出于私心还是善意，我已经打定主意撕破脸。人一旦作出了决定

大脑的思考能力就会发生倾斜。我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女孩子的脸，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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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女友。我知道拿她刺激王光明再好不过。他喜欢她，这是秘密，属于我和

王光明的秘密。 

我吸了一口烟，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深沉一点。出院后的王光明瘦了一

圈，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让他愈发像蒙在鼓里的傻子。 

“光明——”我出声提醒他。 

“嗯？”他依旧保持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我已经开始替他悲哀了。 

果然，人类都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在我向他陈述完事实的三十分钟

里，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手里的烟草都被捻成粉末了。我并不着急，事

实上我只是有一点后悔。我发誓只有一点儿。我应该瞒下来的，至少应该先

找陆然问清楚。可是一切都晚了，王光明站起来把桌子上的玻璃杯用力地往

地上摔，在这一点上他绝对得到了他妈的真传：“他他妈什么都跟我抢！” 

我没有办法走过去跟他说“陆然或许有苦衷”这种屁话，在一起就是在

一起，谁也没想着逼良为娼。我从身后拿了扫帚，自顾自地收拾地上的碎片。 

那一晚过后，我担惊受怕，恐怕某一天这两个人在我面前就宣战了。可

事实是，王光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小美也继续出现在店里，这让我觉得之

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我的臆想。在我快要忘记王光明咬牙切齿的模样的时候，

我们接到了警察的搜查令。 

我才意识到，是真的出事了。 

 

四 
 

警察局的墙刚刚粉刷过，空气中还残留着某种化学物质的味道。王光明

被关还不到24小时，我就被警察叫来问话。我的头发因为两天没洗趴在头皮

上，油腻腻的。不过我面前坐定的警察让我立马来了精神。 

“你跟王光明是什么关系？” 

“朋友。” 

“陆然和超市是什么关系？”他又问。 

“陆然出了大部分钱，应该算投资的。” 

他用手轻敲桌面，有些玩味的看着我：“酒里兑甲醇的事，你知道多少？” 

“啊？”我吓了一跳，杯子里的水眼看要洒出来。 

“别装糊涂了，光明超市被举报酒里有甲醇，你替他看店的时候一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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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没有。”我抬起头来看他，“酒有问题也不能证明是他搞得鬼。” 

“十月十二号下午，你在哪？”中年男子不耐烦了，“别耍花样。” 

“——我记不清了，应该在家。” 

“你自己吗？”他掐灭了烟头，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当时你在做什

么？” 

“王光明，我最近一直和他在一起。至于当时在做什么我也记不清了。” 

“你敢肯定？” 

“嗯——”我摆弄了一下翻起来的衬衫下摆，含混不清地回答。 

中年男子审视了我一番，在本子上写了几句话，就站起来了。“你先回去

吧，有需要我们会再通知你。” 

“那王光明——” 

“没问题的话自然不会冤枉了他。”声音从我身后飘过来。 

我擦了擦手心的汗水，从兜里掏出王光明被带走时塞给我的纸条，它被

我捏得皱成了一团，汗水阴湿了字迹。那上面写着：“就说我在你家。” 

接他们俩那天我特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叶子已经彻底落下来了，它

们和萧瑟的风声一起在我耳边哀鸣。王光明出来的时候我刚好掐灭手中的烟，

但是我并没有走上去和他拥抱。 

“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压低声音朝王光明吼了一句，“陆然呢？” 

他有些心虚的搓着手，头也不敢抬起来：“老肖，就这么一次，我只是想

给他一个教训。” 

“那你就可以诬陷他兑甲醇？”我甩开他伸过来的手，“你不知道这是违

法的吗？还让我给你作伪证！” 

“老肖——”他抹了一把脸，“他爸交点保释金就能出来。” 

“如果当年没出那档子事，我也不可能开什么小卖部，你说对吗？”他

见我不理他，又补充了一句。 

“咣——”我用力在墙上砸了一下。 

我发现我非常混乱，莫名其妙就成了帮凶。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警察

局自首，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在怕些什么，总是我非常怕。 

又等了两天，我越来越慌，看着这几天通讯录里被我翻烂的号码，犹豫

再三还是拨通了电话。 

“喂——”电话那头的人懒洋洋的，听起来心情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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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我拖长了尾音，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是邢伟吗？我是肖

程。” 

“噢噢，”声音里多出了某种惊讶的意味，“怎么了，找我有事？” 

不愧是警察，我心理暗揣着，还是把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说出来：“我有一

个朋友，陆然，前几天不是因为甲醇的事被带回所里了么，我想问问情况怎

么样。” 

“现在还不好说，”听筒里在这个时候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赶紧将耳朵紧

紧贴在筒壁上，“再说这也不是你该问的事。” 

“哎哎，别挂。”王光明朝我使了个眼色，我马上会意按了免提。“我就

是问问，他妈现在都急得住院了，我有点钱在他那儿呢，现在也没个着落。” 

“你这是难为我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陆然跟我从小玩到大，比咱俩认识的时间还长，他

一出事我不是着急么。这么着，只要他出来，我一准提着谢礼上门，给你弄

个牌位天天在家供着。” 

“放屁，”邢伟的语气缓下来了，“今天早上检测报告出来了，酒里有摇

头丸，只有他点过那批货。” 

我觉得头“嗡”一下炸开了。我看着王光明，他的表情不比我好多少，

不过我现在已经顾不上管他了，我的肩膀一直抖个不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直到听筒里不断传来“喂——喂——你可不能泄密”的声响，我才重新接起

来回答：“邢哥我知道了，谢谢。” 

“怎么办——”挂断电话王光明就抓着我，“我该怎么办„„” 

“你他妈看你干得好事，我明天就去自首。” 

“真的不是我，”他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了，“老肖，别去，真的不是我

做的„„” 

“那还有谁！”我重重得给了他一拳，“你他妈知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这是谋杀！” 

“我没有——”他被我打得坐在了地上，用手捂住脸，“不是我，不是

我„„” 

“我得去找警察说清楚，现在就去。” 

“肖子——”他从身后死命地拽住我，“求你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想进监狱，你要是去了我就死在这„„”他说着说着竟然小声哭了起来。 

“妈的，闭嘴——”我深吸了一口气，“可是我们必须救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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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学校很快就又开学了，我被校长安排到一个新的班级上课。说是调度，

倒不如说是报复我过年的时候没有送礼。我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只是偶尔

修理一下在桌子上打牌的同学。整整五天了，陆然没有任何消息。 

王光明在那一个下午落荒而逃，我再打他的手机已经变成了“您拨打的

用户已关机——”晚些时候警察就来店里抓人，我又被带走问了话，之后就

迟迟没有音讯。陆然的母亲没有骂任何难听的话，只是塞了一笔钱给我让我

打听情况，可是打听出来的结果却是陆然已经被带到市公安局了。 

我也没了主意。 

关于王光明逃跑的事我想我其实早有预感，可是我还是没有阻拦。我装

作很吃惊地一遍一遍拨打他的电话号码，电话每响一声我的心就跟着沉重一

分，其实我潜意识里还是希望他能主动承担责任，我给了他机会，一次又一

次。有时候我觉得我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我什么也不能说。 

再次接到王光明的电话已经是七天以后了。我在家里吃着面条，电视上

还是上演着恶俗老套的电视剧，换台的时候偶尔蹦出一大片绿地，有一个农

民拿着锄头示范怎么犁地，我刚要收拾碗筷，电话就过来了。 

“喂——” 

“肖程，是我。”他的嗓子有点沙哑，感觉像是好几天都没有睡好。 

“你在哪？”我心虚地向四周看，才发现自己住的是四楼，于是就放下

心来。 

“你别问了，我对不住你，但是我真的不能回去，你帮我照顾好我妈，

她一辈子没享过福，都是我害的。” 

“别他妈废话了，你知道警察现在满大街通缉你吗？陆然还不知道怎么

样呢，你有良心吗？” 

“我，我也对不住他。可是我怕，肖程，真的。你就再帮我一次，我买

了去泉州的车票，马上就走了。走之前我想告诉你一声，”他叹了一口气，“也

不知道下次见是什么时候了。” 

“王光明——”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过没等我说完，他又重新

开口了，“就这样吧我得走了，老肖，保重！” 



◎ 春  华·获奖作品选集 

20 

我手里的电话在他这么一挂就“嘟嘟嘟”响个不停，切断了我们之间最

后的联系。 

老天爷是个喜欢和人作对的家伙，在我诅咒着一切都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时，邢伟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陆然被释放了”。我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高兴更

多还是愧疚更多，不过我还是第一时间去看了他。 

陆然的精神状况出乎意料的好。他换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衫，胡子也刮得

很干净，我一进门他就笑着跟我打招呼：“光明怎么没来？” 

“你不怪他？”我有些纳闷，“到底怎么回事？” 

“是他往酒里兑的甲醇吧？你早就知道对吗？” 

“没有，”我急着解释：“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毒品的事不是他。” 

“没关系，”陆然挑了一下眉毛，“要喝水吗？” 

“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回事？”我被他看得毛毛的，心里说不上的滋

味。 

“你还记得有个姓冯的胖子吗？超市开业那天带了几个人过来的那个。” 

“记得啊。”我一头雾水。 

“是他做的，送货的时候动了手脚。” 

“为什么啊？”我被他说得更糊涂了，猛地站起来。 

“因为王光明卖过期面包，还就他妈卖过期一天的。你就从来没想过，

镇上那么多超市，为什么王光明家卖得最好吗？我在被抓进去之前刚打听到

消息，就他妈被陷害了。镇子上根本没人卖只过期一天的，王光明坏了规矩。” 

“所以呢？你是说他住院也是姓冯的干得？就因为过期一天的面包？这

他妈是什么世道！”我脑子突然闪过一个画面，“你早就知道？” 

“对。”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故意的！” 

“那他陷害我就不是故意的？”陆然反问我。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他是陷害你，可是谁让你碰他的女人！” 

小美——不对，我突然想到了，之前看她总觉得在那见过，“她和那姓冯

的是一伙的对不对？你从刚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我的声音已经止不住地

颤抖起来，“你根本就没想说！” 

“我是没想说，这个超市我投了十万，我不能眼睁睁看他毁在王光明手

上。我当年欠他的早就还清了，他要是从来没想过害我，也不会成现在这样。

你以为你扮演了什么好角色吗？要是没有你的自作聪明，这场戏根本没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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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么精彩，你说是吗？” 

“所以你就将计就计让王光明以为你和小美偷偷在一起了，又假装自己

遭人陷害让他以为自己犯了大错？” 

“没错，”陆然坐在沙发上，露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他现在已经畏

罪潜逃了吧。” 

“你他妈的——”我忍不住一拳就要抡过去。 

“如果我没有在后仓库安了一个针孔摄像头，今天我还在局子里蹲着呢，

我倒是想问问，肖程，你会救我吗？”陆然握住我的拳头，紧盯着我的眼睛。 

我的眼泪快要流下来了。 

 

六 
 

“那超市怎么样？被查封了吗？”我碰了碰陆然。 

“没有，市里象征性地查封了几家，我们遭到了表彰。” 

“真他妈讽刺啊，”我把头靠在沙发上，“哈哈。” 

“嗯，”陆然打开了电视，“光明下次打电话就让他回来。” 

“嗯，”我挪了挪，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电视里是国际战争的新闻，我

刚要叫陆然换台，冷不防一个声音就闯进来了：“昨天下午三点四十七分青阳

开往泉州的火车意外脱轨，车上人员无一生还，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之

中„„” 

我打了一个喷嚏，颤抖着拿出口袋里的手机。我迟疑地按下通话记录，

屏幕亮了起来。我看见我和王光明通话的时间：“三点四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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